
只有来过澳门才知道，这里无愧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美
食荟萃之都。粤菜、葡菜、马来菜、印尼菜、日本菜、泰国菜以
及西餐等等，各美其美，以各自谙熟的独门秘籍，招来拥趸者
众。人在澳门，没有水土不服之说，无论你偏好何种口味，在
此地，皆能找到适合自己胃口的旧爱新欢。

有人说，美食是打开澳门的一把钥匙。
果栏街“荣记豆腐花”狭窄的店堂里，永远坐满了慕名而

来的四方食客。豆腐花，北方人称豆腐脑，多咸鲜口味。荣
记的豆腐花，不走寻常路，全手工制作，出品的豆腐花洁白、
嫩滑，以姜糖浆水为卤，当做糖水来吃，成功出圈，入选米其
林街头小食。小吃店作出大名堂，是澳门饮食的典型代表之
一。

十几年前，我曾写过澳门的街头小吃鱼蛋，今番故地重
来，略得余暇，急切地奔赴街头小摊，旧味重觅。澳门鱼蛋以
咖喱口味为佳，入嘴弹性十足，鲜香充盈舌尖，形式上也亲
民。说来鱼蛋并非是澳门独有的小食，邻近的福州、广州、潮
州皆出，我也都吃过，不知何故，只有澳门的鱼蛋给我留下挥
之不尽的念想，多年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与鱼蛋同时留下好感的，是猪扒包。猪扒包并不是包
子，而是将椭圆形的猪仔面包横切开夹上猪扒的“澳式汉堡
包”，其核心竞争力是腌制过的烤猪扒，口感微似蜜汁叉烧，
但甜度降低不少，真是好吃。其中以“大利来记猪扒包”，最
负盛名。

说到蜜汁叉烧，绝对是澳门人最青睐的美食之一。大堂
区缆厂巷的“芬记烧腊”小店，离标志性建筑大三八牌坊不
远，其出品的蜜汁叉烧远近闻名，只供应午市。每天不等店
开打门，门口食客即排起长龙。若碰巧蜜汁叉烧售罄，试试
店里的熏蹄和油鸡，味道亦赞。

官也街，位于澳门氹仔岛，是最具烟火气息的一条百年
老街，更是小吃手信摊档林立的一条美食街。小街仅百余
米，却集中了钜记、咀香园、十月初五等品牌饼家手信店，猪
肉脯店和诸多葡式餐厅、冷食店、咖啡店。街上的时尚青年
男女，手拿一客猫山王榴莲冰淇淋，或是一瓶凤城老酸奶，一
杯柠檬茶，神情怡然自乐，陶醉其中。

世人皆知澳门的葡式蛋挞鼎鼎有名，以安德鲁饼店出品
为公认顶流，老店最初开在较远的路环，如今官也街和威尼斯
人酒店都设有分店，家家火爆。其实澳门流行的蛋挞除葡式
之外，兼有港式，多出自无处不在的港式茶餐厅。葡式蛋挞的
客户群以游客居多，港式蛋挞则以粤港澳食客为主流，其外形
椭圆，外皮酥香，内芯Q弹，奶味足，甜度刚刚好，口感犹似布
丁，喜食者亦众。这也是蛋挞能与虾饺、叉烧包、干蒸烧卖一
起，跻身粤式早茶“四大天王”的秘密。

昔年曾频赴羊城，每至，必食甜点菠萝包，甜香，酥软，连
掉落盘中的脆渣，都不忍舍弃。澳门的菠萝包是港式茶餐厅
中的标配，出品亦靓，此地人吃菠萝包，现烤现卖，从中间将
面包横切开来，再夹上两片厚厚的黄油，食之，融化的黄油汁
从嘴角溢出，甜香盈口，极度舒适，故澳门人称这种面包为

“菠萝油”。
在内地，把牛杂当做小吃而自成特色的地方不少，福建、

四川、广西、广东等省份，嗜此口味者至多。今年春天，在武汉
万松园美食街夜市上也遇到过冒着热气的卤水牛杂，虽然晚
饭吃得很饱，还是忍不住买了一小份，当街吃将起来。当然，
要说吃得最多的城市，还得数广州，老广们料理的牛杂，软烂，
入味，口感好，绝对是美味。澳门人也极喜欢吃牛杂，商业街
的牛杂店多到几步一家的密度，欲知哪家牛杂口味超群出圈，
诀窍就看门口食客排队人数的多寡。牛杂一般有辣椒、咖喱
等口味，吃来吃去，还得算咖喱牛杂入味。官也街上的排队冠
亚军分别是安德鲁葡式蛋挞和老Day牛杂店。都是爆品。

告利雅施利华街是氹仔老城一条不太起眼的马路，邻街
的一家小餐馆曰“谭家鱼翅店”，座无虚席。店家的砂锅鱼翅
现煲现卖，配上一碗白米饭，很对味儿，一份1.8两的黄焖大
排翅，仅售 48元，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难以想象。鱼翅在澳
门如此平常，亲民。

澳门城区面积不大，据说分布有三千多家各色餐厅，这
里的寻味美食品鉴之旅，似乎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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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忘记的邂逅
王溱

灯笼树
明珠

人一生中会有许多邂逅，有的
是不期而遇，有的是如期而至；有
的是陌路相逢，更有的是因缘际
会 。 不 管 怎 样 ，见 过 了 就 是“缘
分”。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两个陌
生的脚步，却奇迹般碰撞在一起，
哪怕只是瞬间，也令人讶然！正所
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
相逢”。

有句歌词美妙动听：“只是因
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
能忘掉你容颜。”是的，有些邂逅虽
然短暂，然而却记忆悠久。

1976 年我和伙伴一行四人从
上海乘船返青。客舱里除了我们，
又走进一位身材高挑，气质优雅的
女子。她找到自己的床位，把一个
行李箱放下后就快步走近船舱窗
口，朝着外面张望。码头上蹲着一
位身穿白色短袖衬衣的男人，看上
去三十来岁，五官清晰端正，一看
就是位“美男子”。两个人说话的
声音很轻，却绵绵不断，直到笛声
响起，船缓缓离开才挥手告别。

回到自己的床前，女子背对我们悄然躺下。
一双脚“绷”得很紧，伸在床边。那姿势跟一般人
明显不太一样。“像是个跳舞的。”我们低声议论。

一个小时左右女子起身，朝我们微微一笑，应
该算是打了招呼，然后走出了船舱。然而没过一
会儿，她便惊慌失措地跑了回来，还紧张地望着
舱外。

我们自然感到奇怪。女子有些颤抖地说，有
个男人总跟着她。“别怕，有我们呢！”当时正是

“青春勃发”的年龄段，又是“一伙人”，自然胆气
冲天。正说着真看到一个男人朝我们船舱探头探
脑。见我们齐刷刷地盯着他，赶忙闪身离开了。

女子主动跟我们拉呱。说因为身体不好，要
到婆婆家休息一阵子。并主动说是上海芭蕾舞团
的演员，她丈夫，就是码头上的那位男子，也是演
员，而且是跳“大春”的。一听是跳芭蕾舞的，我
们顿时刮目相看。那个年月能在“样板团”里当
演员，拿坊间的话说：羡慕死了。

交谈中得知女子婆婆家离我们住的地方很
近，无形中似乎更“亲”了。三十多个小时的航
行，女子始终跟我们在一起。期间，那位不怀好
意的男子又鬼鬼祟祟从船舱走过两次，但见到我
们，就快速离开了。

这事过去好多年了，最近偶然得知，当年
巧遇的女子，其丈夫叫史钟麒，是在“样板戏”

《白毛女》中饰演“大春”的三个男演员之一，与
茅 惠 芳 、石 钟 琴 等 著 名 芭 蕾 舞 演 员 ，都 搭 档
过。1979 年风靡一时的电影《生活的颤音》的
男主角也是他扮演的。遗憾的是，当时我们之
间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也不知道那次巧遇她
还记得否？不过在我脑海里却清晰地记着当

年的情景。
同样的邂逅还有一次。大约十年前，中央芭

蕾舞团来青岛演出《红色娘子军》，因为跟负责运
营的经理熟悉，为尽地主之谊，那天中午安排“接
风”。除了经理等人之外，还有一位女性也出现
在饭桌上。经理介绍说这是团里的首席。卸了妆
的演员，有时看不出舞台上的影子。如果不介
绍，眼前这位朴实端庄的女人，压根不会跟聚光
灯下的形象吻合在一起。经理又解释说，今晚首
席不跳主角，可以参加“接风”，否则这回早就养
精蓄锐了。

看不出有什么派头，也感觉不到“腕”的光环
与傲气，言谈举止显得谦和、到位。结束时她望
着饭桌，迟疑了一下问，吃剩的咸菜可否打包带
走？这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但更觉得她是个实
诚之人。

晚上演出她饰演连长。音乐响起，当她出场
跳舞时，台下的观众立时掌声一片。那舞姿确实
太娴熟太专业也太优美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连外行也会看出门道。

后来百度得知，她是第五代“琼花”的扮演者，
获过很重要的国际大赛奖项，是中芭为数不多的
首席演员，名副其实的芭蕾“大腕”。当时是互加
了微信，但双方都是“潜水者”。或许她早已不记
得那次偶然相见了，也不会记得打包咸菜的事
了，不过那细节我依然记得。

无意而片刻的邂逅，好似人生的瞬间，有时很
意外，很奇妙，也很温馨。当然，有人会记忆深
刻，有人未必往心里去。其实都无妨，人生中许
多事本来就是擦肩而过。“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
再相见”——只不过是美好的期望而已。实际偶
尔还能想起，就足矣！

它的学名叫做复羽叶栾树
它有两身衣服
春天里，它是绿色的
直到将这身绿衣穿至炎炎夏日
秋日一登临，它必定换成橙黄

仿佛要履行一个如期而至的约定
在高高的树梢，举起一串串灯笼
照亮这条秋天的大道 行走其间
左右皆暖调 仿佛储存着
所有秋日的午后暖阳

就是这一串串灯笼

照耀着秋日的尘世
照耀着绝尘而去的车辆
照耀着挑担而过的耕者
是否在每一位过客的眼神中
它看到了重负、凄惶、痛楚
抑或落日一般的激荡、辉煌

它不曾用语言 安慰
每一位擦身而过的行者
它只是尽量 把自己身上的
每一串橙色灯笼 高高挂起
好让这温暖抚慰或指引着
所有尘世间与它有一面之缘的赶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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